
台灣養蜂業展望研討會：1-19頁 (1999) 

以醫學保健觀點論蜂產品 
孫安迪 

台大醫院主治醫師 

         

摘  要 

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古埃及人已知道用蜂蜜治病。在古印度的 Ayerveda 學派
裡，蜂蜜和牛乳被列為「延年益壽」飲料。蜂蜜的現代藥理作用：(1)營養作用；
(2)抗菌作用；(3)促進傷口癒合作用；(4)調整胃腸道疾病作用；(5)免疫作用。 

蜂花粉是具有最完全營養的天然營養物，並有增強、調節免疫力，排除自由

基的功效。其藥理作用：(1)降血脂作用；(2)影響造血功能；(3)抗缺氧作用；(4)
提高運動能力；(5)抗衰老作用；(6)抗輻射作用；(7)抗前列腺增生與抗炎作用；(8)
增強免疫功能；(9)改善學習與記憶功能；(10)保肝作用 

蜂王乳具有多種人體必需的營養物質，脂類中以癸烯酸(10-HDA)含量達 50%
以上，極為珍貴。蜂王乳的藥理作用：(1)抗衰老作用；(2)調節免疫作用；(3)調節
內分泌和新陳代謝；(4)促進造血能力；(5)抗癌作用；(6)抑菌作用；(7)減少血清總
膽固醇、總脂質；(8)鎮痛、促進腸管蠕動、促進子宮收縮。 

蜂膠中主要成分之一的類黃酮，具有強勁的殺菌力和防腐效果，同時能淨化

血液，強化細胞膜，抗過敏、鎮痛、止血、消炎等作用。蜂膠是多功能物質，有

抗生素、抗發炎、抗細菌、抗黴菌、抗病毒、抗腫瘤等的性質。從本源性作用來

看，有調節免疫力、祛除自由基的功效。 

蜂產品中最後一項是蜂毒，它們有全身性的作用：抗發炎、抗細菌、抗黴菌、

抗發熱、刺激血管通透性、刺激 ACTH，並可作用於心臟血管系統，或局部作用
於蜂毒施用點。最後，蜂毒可作用於免疫系統，並抑制免疫失調；蜂毒可以抑制

超氧自由基的產生。 

關鍵詞：蜂蜜、蜂花粉、蜂王乳、蜂膠、蜂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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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人類利用蜂產品的歷史十分久遠，其中蜂蜜是人類最早利用的甜食。蜜蜂釀
蜜為食，人類開發了這一資源。在早期，人類可能是極偶然地在空心樹、木頭或

山洞中發現了蜂巢中的這種甜味物質。在非洲，土著村民用一種叫做尋蜜鳥的鳥

來幫助他們尋找非洲蜜蜂的蜂巢，然後割取蜂蜜。蜂蜜曾被人們看作是極為富有

的標誌。聖經告訴人們，上帝許諾給猶太人一塊流著奶和蜜的土地。在人類發現

蔗糖和甜菜糖以前，蜂蜜是人類唯一的甜味劑。考古學家在西班牙發現的岩洞中，

出現了人類採獵蜂蜜的壁畫，距今已有八千年的歷史；中國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

已出現「蜜」字。另外，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古埃及人已知道用蜂蜜治病。在古

印度的 Ayerveda 學派裡，蜂蜜和牛乳被列為「延年益壽」的飲料。除了蜂蜜外，
蜂花粉、蜂王乳、蜂膠也是人們熟知的蜂產品，而蜂毒的運用漸受重視。 

本文擬以醫學保健觀點，論述蜂產品中蜂蜜、蜂花粉、蜂王乳、蜂膠、蜂毒

的醫學功效。 
                        

二、 蜂蜜 (Honey) 

蜂蜜又名石蜜、食蜜、石飴、白蜜、白沙蜜、蜜糖、蜂糖沙蜜。性味甘、平，

入肺、脾、大腸經。我國《神農本草經》指出，石蜜“久服，強志輕身，不飢不

老。”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指出，蜂蜜入藥，功用有五：“清熱也，補中也，

解毒也，潤燥也，止痛也。”尤其對老年人是更為適宜的滋補品。南北朝時陶弘

景謂其“養脾氣、明耳目”。 

蜂蜜因蜂種、蜜源、環境等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最主要的成分是果糖和葡

萄糖，含少量蔗糖（有時含量很高）、麥芽糖、樹膠等。蜂蜜一般只含微量維生素，

其中有維生素 A、維生素 C、維生素 D、維生素 B2、膽鹼、菸酸、泛酸、生物素、
葉酸。有機酸中含有檸檬酸、蘋果酸、蟻酸、琥珀酸、乳酸、草酸、酒石酸等。

無機鹽中主要含有鐳、錳、鋅、鋰、鈣、鎂、鉀、鈉、硫、磷、錳、鐵、銅、鎳

等（1）。 

 蜂蜜中的蛋白質、礦物質、維生素含量均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蜂蜜中含有多
量的酵素，主要有轉化酶、澱粉酶、過氧化氫酶、葡萄糖氧化酶、酯酶等多種　

類(2,3)，這些都是蜜蜂在釀蜜的過程中，由其腺體分泌加入者。此外，還有生物活
素、生物刺激素、葉綠素的衍生物、葉黃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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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的藥理作用： 

1. 營養作用：蜂蜜中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並有維生素和人體所必需的微量元
素，故服後能直接為機體吸收並利用，又能促進機體受傷組織的復原，使動

物體重增加，它是一種使身體強壯的特殊滋補劑。 

2. 抗菌作用：蜂蜜的抗菌活性來自於： 

A. 滲透壓(4-8)。蜂蜜是一種過飽和的糖類溶液，其中約有 70%為果糖與葡萄
糖，水分通常僅 15-21%。蜂蜜可抑制 Helicobacter pylori的生長和活性(4)，
有抗口腔鏈球菌的作用(5)，有抗 21 種細菌和 2 種黴菌的功能(6)，有對抗
Leishmania寄生蟲的效果(7)，有抗腹瀉細菌的能力(8)等。 

B. 酸度。蜂蜜的 pH值一般為 3.2-4.5，如此低的 pH值對一般細菌具有抑制的
效果(2)。 

C. 過氧化氫的生成(2,6)。蜂蜜在釀蜜過程中，從其下咽頭腺分泌葡萄糖氧化，
使得葡萄糖氧化為葡萄糖酸，並產生 H2O2。 

D. 其他抑菌物質。如 flavonoids和 phenolic acids(caffeic acid, ferulicacid) (6)，
pinocembrin, terpenes, benzyl alcohol, syringic acid等(2)。Bogdanov(9)加熱去
除蜂蜜的活性後，將樣本分離成酸性、鹼性、非極性與揮發性等四種物質，

結果發現抑菌能力的強弱如下：酸性>鹼性=非極性>揮發性。而且他發現蜂
蜜喪失活性後，抑菌能力仍達 86-94%；此種抑菌物質經 15個月的儲存後，
抑菌能力僅輕微減退。 

3. 促進傷口癒合作用：蜂蜜含有促進人體生長的活力物質，能使燒傷和開刀後
感染部位很快長出肉牙組織，使表皮組織生長癒合(1,10-14)。 

4. 調整胃腸道疾病作用：以天然蜂蜜，防止乙醇誘發的老鼠胃部病變(15)；天然
蜂蜜中有“sucralfate like”物質，和抗氧化能力有關，可以增加老鼠血管通透
性，並防止缺氧─再灌注─誘發之胃黏膜病變(16) 。目前確定，天然蜂蜜有
保護胃的作用，且具有抗氧化能力(16,17)。此外，蜂蜜有通便作用，這和果糖
的不完全吸收有關(18)。 

5. 免疫作用：針對專一性過敏原導致的體液性抗體反應，蜂蜜有免疫抑制作用
(19)。有些人對蜂蜜過敏，從口腔黏膜發癢到全身嚴重的過敏性休克，過蛋白
來自蜜蜂唾液腺、咽喉腺的分泌物，和混在蜂蜜中的花粉蛋白(20,21)。除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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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過敏者，應避免食用外，不到一歲的嬰兒，也請勿餵食蜂蜜，因為易有

導致肉毒桿菌中毒的危險性(22)。肉毒桿菌中毒症是由生的農產品經肉毒梭孢
桿菌作用而產生的毒素所引起的。在少數病例中，這種嬰兒肉毒桿菌中毒症

與餵食蜂蜜有關；而在一歲以上兒童及成年人中，均不會得這種中毒症。 
 

三、 蜂花粉 (Bee pollen) 

蜜蜂全身有毛，因此，在花叢中來回穿梭之後，牠們全身都沾滿了花粉。然

後，在花叢中繼續來回飛舞的過程中，牠們有效地對植物進行交互授粉。從農業

經濟角度上看，蜜蜂的真正重要性在於牠的交互授粉的功能，而蜂產品只是養蜂

者的副產品。花粉是開花植物的花葯產生的細粉末物質，也是蜜蜂採集的物質。

蜜蜂從花朵的花葯上採集花粉後，再混合少許蜂蜜與唾液分泌物，製成花粉團攜

回巢中，其成分與植物上的花粉有部份差異，故稱為蜂花粉。對蜜蜂而言，蜂花

粉是其蛋白質、脂類、礦物質與維生素的主要來源(2)。 

蜂花粉的成分因植物花粉來源不同，而有所差異。一般蜂花粉中的蛋白質含

量約佔 24%、醣類 27%、脂肪 5%。此外，含有比率較高的鐵、錳、銅、鋅。另外，
還有鎳、硼、碘及核黃素、菸鹼酸、泛酸、葉酸、生物素、維他命 C，以及 A, D, E, 
K(23)。蜂花粉是天然營養物，且是營養價值最完全的營養食品(23)，能有效改善
懷孕時母體的營養，但不影響胎兒的正常發育(24)。另外，在營養不良的老鼠，添
加餵以 20%的蜂花粉，能阻止血清中總蛋白質、白蛋白和 DNA、RNA，及脾臟、
胸腺中蛋白質成分的降低(25)。蜂花粉能減少脂質過氧化，且能強化免疫反應(25)，
可見其有排除自由基、增強免疫力的作用。 

蜂花粉也是一種免疫調節劑，能刺激體液性免疫反應，並改變延遲型過敏反

應(26)。徐景耀與莊元忠(27)彙整中國大陸的文獻，報導蜂花粉的藥理作用有：1.
降血脂作用；2.影響造血功能；3.抗缺氧作用；4.提高運動能力；5.抗衰老作用；
6.抗輻射作用；7.抗前列腺增生與抗炎作用；8.增強免疫功能；9.改善學習與記憶
功能；10.保肝作用。 

 

四、 蜂王乳 (Royal jelly) 

蜂王乳亦稱蜂王漿或蜂皇漿，是蜂房中專為蜂王製造的乳白色食物，由工蜂

下咽頭腺和大顎腺分泌，用以餵飼蜂后成蟲與幼蟲的食物。工蜂與蜂后都是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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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精卵發育而成，如果幼蟲期完全以蜂王乳為食物，則會發育為蜂后；若取食一

般食物，則發育成工蜂。蜂王漿對蜂王有生長促進作用，這意味著它對人也可能

發揮同樣的作用：增加身高、長壽並提高生育能力。 

蜂王漿所含主要成分為：糖類、礦物質（鉀、鎂、鈉、鈣、鋅等）、多種氨基

酸和蛋白質、脂類、維生素（以 B群為主，其次為 A）、葉酸、泛酸、肌醇、類似
乙醯膽鹼物質（腺嘌呤核苷酸類似物）、促性腺激素樣物質等(3)。脂類中則以癸烯
酸(10-hydroxy-decenoic acid, 10-HDA)含量達 50%以上，且 10-HDA在自然界中僅
存在於蜂王乳中，非常珍貴(2)。 

蜂王乳具有多種人體必需的營養物質，並具有抗衰老、調節免疫、調節內分

泌、改善新陳代謝、促進造血，以及抑菌、抗癌等作用(3,28,29)。 

 1.抗衰老作用：蜂王乳能促進某些細胞再生，增加組織呼吸和耗氧量促進生長發
育、蛋白質合成和新陳代謝，增強機體抵抗力。實驗證明，蜂王乳可促使肝、

腎、神經細胞再生，能延長動物在低壓、缺氧、高溫、感染、中毒、臟器損傷

等情況下的死亡時間(3)。 

2.調節免疫作用：蜂王乳有免疫調節作用，在老鼠不同的種間，可使免疫細胞增
生、抗體升高，或降低體液性免疫反應。如果蜂王乳施以不同的劑量，或不同

的給予方式，將有不同的免疫調節作用(30)。 

3.調節內分泌和新陳代謝：蜂王漿中含有促性腺激素樣物質，能使實驗動物精囊
重量增加、卵泡早熟、產卵增多。亦能興奮垂體─腎上腺系統，促進內分泌腺

活動，提高機體抵抗力和對惡劣環境的耐受力；還能提高基礎代謝率，使甲狀

腺增重，血漿及甲狀腺蛋白結合碘顯著增高，降低血糖，並能對抗因腎上腺素

引起的血糖增高(3)。 

4.促進造血能力：蜂王乳能增加血中鐵的運輸，增加紅血球和血小板計數，延長
因骨髓抑制而面臨死亡的小鼠生命(3)。 

5.抗癌作用：蜂王乳對於白血病、腹水癌與其他癌細胞具有抑制的作用(28,29)，
但有以蜂產品（蜂膠、蜂蜜和蜂王漿）研究，證明可減少因化學和物理致變物

導致的變異效果。其中，蜂王漿有較少的抗變異性質(31)。另有提出蜂王漿具
有乙醯膽鹼樣作用；其醚溶性部份有較強的抗癌作用(3)。 

6. 抑菌作用：蜂王乳中的 10-HDA具有抑菌作用。蜂王乳 10倍稀釋液，30分鐘
內即可滅活鏈球菌，100倍稀釋液則具有殺菌與抑菌的效果，1,000倍稀釋液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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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抑菌效果，10,000倍稀釋液則反而具有促進細菌生長的效果(28,29)。 

此外，有報告顯示，蜂王乳每天 50-100 毫克，在血管硬化者，可減少血清總
膽固醇 14%、總脂質 10%(32)。另外，蜂王乳還具有鎮痛、促進腸管蠕動、促進子
宮收縮的作用，它也是一種極好的美容劑，含有多種對皮膚有益的物質(3)。但使
用蜂王乳或蜂蜜者要小心過敏性反應(33)，異位性體質的人有對蜂王乳過敏較高的
危險率(34)。蜂王乳引起的氣喘和過敏性反應是真正 IgE介導的過敏反應(35,36)。 

 

五、 蜂膠 (Propolis) 

早在三千多年前，古埃及人就認識到蜂膠，記載在與木乃伊同期保存下來的

有關醫學、化學和藝術的古文中。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於公元前四百多年，

在其著作《歷史》中，也曾提到蜂膠。公元前 384-322年間，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
多德，在其《博物誌》一書中，也提到將其作為治療皮膚疾病、刀傷及感染症的

藥品。我國明朝李時珍所著《本草綱目》中指出，蜂膠對於牙科疼痛、殺菌等具

有功效。在現代醫學興盛以前，蜂膠一直是歐洲與蘇聯地區的民俗藥方。 

蜜蜂從特定植物的樹皮、樹枝及樹芽上，以口器咬破植物株而使得植物株流

出一種樹脂狀物質，接著蜜蜂便以口器配合前足，將樹脂搓揉成小塊狀，再經由

中足的傳遞，最後放入後足的花粉籃，攜回蜂巢，交給工蜂加工。工蜂會在樹脂

狀物質混入牠的大顎腺分泌物，此分泌物使得樹脂狀物質易與蜂臘、花粉等物質

結合而製成蜂膠。蜜蜂利用蜂膠修補巢房、黏固巢框、縮小巢門、封閉病變幼蟲

巢房等，以抑制病原微生物的擴散；另外，蜜蜂還會把蜂膠塗佈於幼蟲生長的巢

房上，用以抑制病原在巢房中滋生，使幼蟲得以正常地生長 (2)。 

蜂膠萃取物據巴西 Marcucci(37)研究，含有二百多種物質，包括類黃酮
(flavonoids )，已分析出 34種，醇類 8種，醛類 6種，酮類 6種，脂肪酸與酯類 21
種，氨基酸 27種，芳香酸 17種，芳香酯類 37種，花青素類 10種，松烯類 15種，
類固醇 4種，多醣聚合體 4種，維生素 5種和 20種礦物質。其中，以黃酮類的含
量最高，也是蜂膠的精華所在，約佔萃取物的 30-40%，種類包括黃鹼素(flavones)、
黃鹼醇 (flavonols)、類黃酮(flavanones)和類黃酮醇(flavanonols)，為蜂膠中最具藥
理與抗生活性的主成分。 

蜂膠的生物與藥理作用：蜂膠是多功能物質，有抗生素、抗發炎、細菌、抗

黴菌、抗病毒、抗腫瘤等的性質(38)。從本源性作用來看，蜂膠有調節免疫力
(39,40)，祛除自由基的功效(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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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發炎作用：在體內，蜂膠萃取物有強力抗發炎作用，此和抑制發炎介質
(prostaglandin, leukotrienes and histamine)的釋出有關(48)。餵食蜂膠可以抑制發
炎時 arachidonic acid 代謝之 lipoxygenase pathway。在蜂膠成分中，以 caffeic acid 
phenethyl ester (CAPE) 之作用最強(49)，而 CAPE也有抗氧化性質(47)。蜂膠有
諸多性質，類似“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50)。古巴紅
蜂膠在老鼠身上有抗發炎、抗乾癬和止痛效果(51)。 

2. 抗細菌活性：蜂膠萃取物對 75 種細菌具有明顯的抑制效果，其中有 69 種是危
害人體的葡萄球菌與鏈球菌(52)。蜂膠無論是體內或體外實驗，都有抗口腔鏈球
菌作用，而蜂蜜只有在高濃度才有抑菌作用，低濃度下反而促使細菌滋長(53)。
蜂膠的萃取物能抑制 Streptococcus mutans的生長，和抑制 glucosyltrans ferase活
性(54)；在老鼠可抑制齵齒的形成(55)。蜂膠萃取物與抗生素合併使用也有協力
增效的效果(56)，許多對抗生素已具抗性的葡萄球菌品系，可藉此種協力作用而
達到抑菌效果。 

蜂膠有殺菌效果，能對抗上呼吸道感染所分離出來的數種菌株(57)。蜂膠萃
取物特別對革蘭氏陽性菌具有強烈的抑菌活性，對革蘭氏陰性菌的抑菌活性雖

較弱，但蜂膠進入體內可活化免疫系統，因此也有間接的抑菌效果(58,59)。 

3. 抗病毒活性：蜂膠已發現對許多 DNA與 RNA型病毒均具抑制活性。Harish等
人(39)發現，蜂膠可以抑制愛滋病毒(HIV-1)的複製，具有免疫調節作用。
Dumitrescu 等人(42,60)證明蜂膠的水溶性萃取物有抗泡疹病毒的能力，這和
lectins的活性和抗氧化活力有關。蜂膠中主要之類黃酮(flavonoids)有體外抗單純
性泡疹病毒第 1 型(HSV-1)的功用。其中黃鹼醇(flavonols)有較黃鹼素(flavones)
較強的活性。整個蜂膠之抗 HSV-1能力，較其中個別成分來得好(61)。 

蜂膠中 isopentyl ferulate在體外，有明顯抑制流感病毒 A/香港(H3N2)的能力
(62)。Kandefer 等人(63)以水泡性口腔炎病毒為研究材料，發現蜂膠抑制病毒的
活性，除了與產地有關外，也與萃取的方法有關。 

4. 抗黴菌活性：蜂膠萃取物，對 17種皮膚科黴菌具有抑制的效果(64)；蜂膠萃取
物與抗黴菌藥物合併使用，則最具協力殺菌效果(65)。 

5. 抗癌作用：巴西蜂膠中萃出之 artepillin C(3,5-diprenyl-4-hydroxycinnamic acid)，
對腫瘤細胞有毒殺作用，並能抑制其生長。此外，還能增加幫助性 T細胞(CD4)
的數目，並提高 CD4╱CD8的比值。如把人類腫瘤細胞移植到裸鼠，artepillin C
在 carcinoma和 malignent melanoma有顯著的細胞毒殺作用。當每週三次，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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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 500 µg 於腫瘤中，會在組織學上看到 apoptosis, abortive mitosis, massive 
necrosis。這些發現顯示，artepillin C能激活免疫系統，並有直接的抗癌活性(66)。 
Artepillin C的細胞毒殺作用，部份和 apoptosis-like DNA fragmentation有關，比
5-fluorouracil 為佳(67,68)。 

蜂膠中腫瘤抑制能力（也包括抗細菌、抗病毒、抗發炎能力），可能和 caffeic 
acid(cinnamic acid) esters 的生物活性有關。Rao 等人(69)合成三種 caffeic acid 
esters，叫作 methyl caffeate(MC), phenylethyl caffeate(PEC)和 phenylethyl 
dimethylcaffeate(PEDMC)，並且測試它們抵抗 3,2-dimethyl-4- aminobiphenyl 
(DMAB, a colon and mammary carcinogen)在 Salmonella typhimurin strains TA 98 
and TA 100誘發變異的能力，並且測試這些試劑對 human colon adenocarcinoma, 
HT-29細胞和 ornithine decarboxylase(ODC)活性，及 protein tyrosine kinase(PTK)
的影響。結果顯示，>150 µM MC, 30 µM PEC 和 20 µM PEDMC有意義的抑制 
HT- 29 colon adenocarcinoma細胞的成長和 DNA,RNA及蛋白質的合成。HT-29
細胞之 ODC 和 PTK的活性，也被不同濃度之MC, PEC和 PEDMC所抑制。結
論是蜂膠中的 caffeic acid ester具有化學預防的性質。Rao等人(70)也發現不僅對
人類結腸癌，caffeic acid esters有抗腫瘤活性，在抗 azoxymethane導致的老鼠結
腸癌前變異方面，也有效果。 

目前，蜂膠中抑制癌細胞的成分已被鑑定出來，主要是 caffeic acid 類的衍
生物，除了上述之MC, PEC, PEDMC外，其實在 1988年 Grunberger等人(71)便
發現 caffeic acid phenethyl ester(CAPE)對細胞具有選擇性的毒殺作用，他們以受
到病毒誘發轉型的細胞為材料，發現 2 mg/ml濃度的 CAPE，便可以有效抑制這
些不正常細胞的成長，但是對於正常的老鼠細胞，即使 CAPE的濃度提高 5倍(10 
mg/ml)時，仍不具毒性。 

Su 等人(72)進一步證實 CAPE 可以抑制致癌基因的表現。Chiao 等人(73)深
入探討 CAPE對受到病毒誘導轉形細胞的作用，他們發現 CAPE可以誘導這些不
正常細胞進行細胞凋亡作用(apoptosis)，對正常的細胞則否。對於受到致癌物質
誘導轉形的不正常細胞，CAPE同樣也可以使它們產生細胞凋亡作用(74)。 

最近，Mitamura 等人(75)，又從巴西蜂膠中，分離出一種蝶啶類的物質—
PMS-1，也具有抑制老鼠皮膚腫瘤的效用。 

 

六、 蜂毒 (Bee ven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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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毒又名蜜蜂毒素，為蜜蜂科昆蟲中華蜜蜂 Apis cerana Fabricius 、義大利蜜
蜂 Apis mellifera L. 等工蜂尾部螯刺腺內的有毒液體。蜂毒味辛、苦，性平，有毒。
功能祛風通絡，化瘀止痛，抗過敏，降血壓。蜂毒療法(Bee venom therapy, BVT)，
在世界部份地區運用已超過十二世紀，主要在中國、韓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蘇聯有著臨床上廣泛的使用，而在美國只正式用在減敏作用。 

實驗研究知道，蜂毒含十一種胜肽、五種酶、三種生理活性胺、糖類、脂肪、

各種氨基酸，以及卵磷脂、組胺、膽鹼、甘油、磷酸、蟻酸、脂肪酸。另含磷、

碳、硫、鎂、銅、鈣、鉀等元素。在胜肽中，最重要的有 melittin, apamine, mast cell 
degranulating peptide和 adolapin。整體來說，它們有著全身性的作用：抗發炎、抗
細菌、抗黴菌、抗發熱、刺激血管通透性、刺激 ACTH。酶類（磷酸脂酶 A、透
明質酸酶、鹼性磷酸酶、酸性磷酸酶等），作用於心臟血管系統，或局部作用於蜂

毒施用點(76,77)。從諸多文獻中知道，蜂毒可作用在免疫系統，並抑制免疫失調
(78,79)。類固醇能作用的疾病，蜂毒均可，且沒有類固醇的副作用。 

蜂毒有箭毒樣及神經節阻斷劑樣作用，其作用部位在突觸處。將蜂毒 2.5毫克
╱千克給予小白鼠，可延長環己巴比妥、水合氯醛、烏拉坦的催眠作用。蜂毒中

的 melittin能抑制小鼠自由活動和探求活動，使自發和誘發的腦電活動發生抑制性
改變。蜂毒中的 apamine被認為是神經毒素，它可使小鼠對各種刺激敏感，縮短巴
比妥引起的睡眠時間，大劑量可使動物死於呼吸肌麻痺(77)。給動物注射蜂毒，可
使血壓長時間降低，注射 melittin可引起家兔、貓血壓立即降低至不可逆休克狀態，
出現竇性心動過速、心律不整和房室傳導阻滯。蜂毒具有極強的溶血作用，它還

有抗凝血作用，無論在體內還在體外，均可延長血液的凝固時間。蜂毒有抗發炎

及抗菌作用，所含 apamine、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具有直接抑制炎症的作用，另
一些成分 melittin則對腦下腺—腎上腺皮質系統有明顯的刺激作用，還有些成分本
身既能刺激腎上腺皮質，又能直接抑制炎症過程。對革蘭氏陽性菌和陰性菌均有

抑制和殺滅作用。此外，蜂毒還有免疫抑制、抗輻射及鎮痛作用，能抑制多種植

物及動物腫瘤組織的生長(77)。 

關於蜂螯用於治療風濕病的臨床研究，首先是由 Likomskiy(1864)和 Terc(1888)
提出，然而直到二十世紀才有較多蜂毒療法(BVT)用於風濕病，並穿越整個歐洲。
1934 年，在美國，Beck 首開蜂療法(BVT)的專論。蜂毒可運用在風濕性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80-83)、多發性硬化症(84)、強直性脊椎炎(85)、系統性硬皮病(86)
等結締組織性疾病，或用在神經系統疾病(87)、慢性疼痛(88)、坐骨神經痛(89)、
神經炎(90)、退化性血管疾病(91)、退化性脊椎病(92)、麻痺(93)、心臟血管疾病(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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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95)、脂血症(96)、心律不整(97,98)等。此外，蜂毒之抗細菌胜呔在人類細
胞有抗腫瘤效果(99)。蜂毒可以抑制超氧自由基的產生(100)。 

臨床上，可併用或單用活蜂螯人，或用蜂毒注射劑注射，亦可行電離子透入

和蒸氣吸入(101)；針對皮膚潰瘍、肌肉疼痛和關節腫痛等，還可以製成軟膏局部
擦用。 

注射法：蜂毒注射劑 0.1毫升（含蜂毒 1單位），每日皮內注射一次，每隔 1-2
日增加 0.03 毫升，至增加到 0.5 毫升為維持劑量，每療程總劑量為 5 毫升。完成
每個療程後休息 3-4日繼續下一個療程。蜂毒有毒，首次注射前應做過敏試驗，無
過敏反應及次日尿中無蛋白、糖出現可用。凡肺結核、糖尿病、先天性心臟病、

肝、腎疾病及對蜂毒過敏者均應禁用。兒童與年老體弱者慎用(77)。 

蜂毒能引起毒性反應，蜂螯機體後，局部可引起疼痛、起泡、灼熱、浮腫等

炎症反應，能傷害血管內皮，而致內臟出血，抑制血管運動中樞，產生降壓。發

生陣發性痙攣及強直性痙攣，最後麻痺、呼吸停止而死亡。一般健康人接受 10只
蜂螯，只能引起局部反應；如受 200-300只蜂螯可使機體中毒，出現心血管功能廣
泛雜亂狀態，如呼吸困難、面色青紫、心跳加速、抽搐、麻痺等；如同時遭受 500
只蜂螯，則可導致死亡(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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